夢‧殘影

我們還在不斷學習
穿過教室那排無障礙窗片
目測與雲層的距離
估量雙翼要伸展多少
才能痛快削開那赤裸裸的湛藍

喜歡在招風的夏天
用光明灌頂
大大方方地把蒙塵的詩集
敲進苦修多年的潛意識
可是，
沒有禪了。
大人們用枯萎的眼神勸戒我
聽得見的聽不見的
都沒有了。
就像那碗沒拌過糖的冰豆花
一種柔軟淒涼的澀意
幾乎掏空我的喜樂

太奢侈了。
怎麼可以把時間砸在那些詩上？
幸福的小孩，不知人間疾苦
──月色銳利的指控。

不不不，我沒有在炫耀什麼
關於那些制服期的陰鬱
我只是在刻一些　
註定被遺忘的碑文
要在星星逃走了的子夜
琢磨出一些事蹟來
你知道的嘛
詩都在完成的那一刻死去
有時還騙不了一顆破胸而出的熱淚

一覺醒來　發現
睡在黎明的劍鞘上
鳴金哨鹿哨鹿鳴金
你說這是最後的戰役
會在生命的末章平息
但，親愛的
你沒有說
在亂世的爭鬥之中，要將靈魂
也賠進去
